我们告诉未来

第十集    封锁与反封锁

2003年的1月23日，在繁忙的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一位名叫李祥春的美籍華人揮別了親人，登上了一架直飛中國南方城市廣州的班機。
（李祥春，医学博士）“我就是在從舊金山然後坐飛機到洛杉磯，從洛杉磯呢直飛廣州。在這個過程中呢，也很奇怪，就是它那個飛機好像遇到很強的氣流，所以一直在顛簸。我以前坐飛機從來沒有這個情況，所以我好像有一種不祥的預兆。所以我就，反正就到了廣州以後呢，我就拿了行李。然後進海關的時候，就是我把我的護照給他們，他們就等於是在計算機那個地方划了一下，然後他就叫我在邊上站著嘛，等他，說有些事情要跟我交代。我想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查到我是誰了。我上一次回去的時候，他們可能查到了，以後就等於是通緝啦，或者是怎麼樣，就等於是入網了。”
李祥春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對於這次中國之行的風險，他是非常清楚的。身為醫學博士的他，因為有感於長春法輪功學員插播真相的義舉，學習了插播有線電視的技術。3個月前曾隻身來到中國，計畫於10月22日中共黨魁江澤民到訪美國之時，在江的老家江蘇揚州的有線電視網上插播法輪功真相片。不過，他的行動沒有成功。在22日凌晨查看插播地點的時候，他被聯防隊員攔住，因為沒有中國的身分證而被帶到派出所。雖然他後來翻牆逃脫，但從此 “李祥春”這個名字上了中共的黑名單。這一次，他冒險再次回國，是想將一種新的、更加方便安全的插播技術帶到國內。
“剛剛從這個大陸的看守所跑出來，我覺得就是說，這裡面就是有很強的危險。為甚麼我還是冒著這樣的生命危險回去？就是說，繼續進行這種插播呢？我想對於我個人來講呢，我感覺到一個非常強的責任。因為我修煉法輪功以後，我知道這個法輪大法他是一個高德大法，不僅使我們的身體受到淨化，我們的道德啊，這個靈魂都得到提升。所以說這種事情呢，就是一個真正的佛法修煉。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呢我們也知道，很多這個例子吧，就是說有些人誹謗佛法啊，就是迫害那些修煉佛法的人，他們都會得到惡報，下場非常悲慘。就是說像法輪大法這樣一部高德大法，在中國大陸受到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侮辱和迫害呢，而且呢就是說，對我們法輪功學員來講，是承受了各方面的壓力和這個痛苦。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對於那些沒有知道法輪功真相的人，他們一直被中共的洗腦和欺騙哪，所以說他們會在腦海裡面產生對法輪大法不好的印象。我們覺得有這樣的責任，能夠把這個事情給他講出來，讓他有這麼個機會，然後有這麼個選擇的機會，能夠真正的走向未來。”
在廣州機場被抓之後，李祥春被帶到南京，繼而被投入監獄長達3年。而與此同時，青海省和安徽省的大法弟子也因為電視插播被非法判刑，刑期高達20年。在不修煉的人看來，法輪功學員做事情都有點一根筋，他們很少把自己要付出多少代價作為做一件事情的考慮因素。為了最快最廣泛的講清真相，李祥春和他的國內同修們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他們面對的是中共以國家力量建立的、在國內24小時不間斷的、利用廣播、電視、報紙抹黑大法的宣傳機器，和在國際上用金錢利益，或收買或威脅的，因此對這場迫害沉默不語的新聞媒體。
（曾勇，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总裁）“當時是在舊金山灣區這邊，有一個華人的廣播電台，它就是在交通時段，它播報些時事節目，並且聽眾朋友打電話上來，這在國內是沒有的。我其實蠻喜歡那個節目的，我覺得電台真有意思，嘉賓可以說話，別人打電話進來跟他討論，或者來回討論，來回拉鋸來回爭論都有的。我當時記得很清楚，我在公司上班的時候，我就下午跑出來，在外面我就寫了一個紙條，寫了100多個字我要說甚麼。那基本上我要說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事實：我甚麼時候煉（法輪功）的，為甚麼對我那麼好，為甚麼中共這個打壓是不對的。那麼結果我打電話進去確實接通了，我大概說了10秒鐘。我就說了一個頭，我說我是煉法輪功的，他就把我掐掉了。然後那個中共的那個副總領事呀，姓張，我不記得叫甚麼名字了，他在電台上就借著我的話頭呀，就是拼命的攻擊法輪功。我後來就趕緊再打電話，再打回去，就根本打不進去了，接不進去。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發現，結果我說的話成了他攻擊的一個角度、一個由頭，而且我根本沒有辦法再去跟他討論去這件事情。當時我就意識到，我說這個媒體有問題。這個媒體不是一個我原來想像的一個正常交往的一個平台，做不到這件事情。”
中共對海外華人媒體的操控和滲透，實際上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期就開始了。美國的一個非營利性組織---詹姆斯通基金會，在2001年的時候曾經發表了一個報告，分析中共對海外中文媒體進行控制的策略，其中包擴收購媒體股權、將中共政府人員安插進入海外媒體、利用海外中文媒體在中國大陸的商業利益對他們施加壓力、以及以購買廣告播出時段和提供免費內容等方式進行影響。該報告的結論是，中共政府已經有效的滲透進了華裔美國人聚居的所有美國大城市。而西方主流媒體在迫害開始的時候，對法輪功完全不了解，所以也是直接或是間接的引用中共喉舌媒體的造謠宣傳。因此自己辦講真話的媒體，成了很多法輪功學員的共同心願。而這樣的嘗試，從2000年6月就開始了。
（王斌，中科院工程博士）“到了2000年6月份的時候，一個美國的學員就到了北京找到了我，就給我介紹了一下這個國外的一些情況和想法。當時我就了解到國外的學員想做媒體。因為我們是沒有自己的聲音的，因為一個無辜的人被折磨、被酷刑折磨、被打、被冤枉的時候，他總要想辦法去說幾句話吧，向世界，所以我覺得呢，這個辦媒體意義很大，所以就是大家決定要做。當時還有我們不只是這個有就是學文科的，學藝術的也有，另外搞電腦的也有，所以很快就組織起來一支團隊。”
從2000年7月底，大紀元的北京記者站開始運作。國內的大法弟子照著專業媒體的運作改寫文章，每天發布數十條新聞，整批傳到北美。他們報導的新聞涵蓋面很廣，但強項是揭露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大規模人權侵犯。當時正逢中共悍然發動鎮壓一週年，鎮壓的慘烈程度令人髮指。而中共的新聞封鎖也同時達到了高峰，海外很難得到任何消息。大紀元新聞網駐北京記者站將這些第一手的消息源源不斷的傳到北美，讓海外華人第一次有較全面的機會認識中共的暴虐和嗜血本性。
對於大紀元的影響力，中共江澤民集團極為恐慌，很快大紀元事件被定性為級別最高的一個“大案”。據不完全統計，從北京、上海、到廣東，一共有90多人牽扯其中，30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數是名牌大學學生和高級青年知識分子。在2000年年底，至少10多位大紀元記者被判處從3年至10年不等的重刑，還有一些被投入勞教所。
（黄万青，前大纪元网络编辑）“那抓了以後對我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我們也是剛剛，就是說作為一個媒體，大家學員就是抱著一個熱心，大家都從來沒有做過。那怎麼辦？我們就是接手來幹，然後我們就摸索，然後我就成了編輯，因為缺編輯，原來是技術。連大紀元的這個總負責人，他就是技術，然後缺編輯，他也做編輯，我們都做編輯。他還要上班，要掙點錢要維持。我們都是在地下室運作，就在地下室，在那邊就是上網站。因為他們懂技術，架設了一台server(服務器)，然後我們就是對外發布，就是大紀元網站的信息。”
2002年11月16日，一個名叫黃信初的35歲男子，因為發燒和呼吸道症狀被送到廣東河源醫院就診。一場瘟疫的序幕，在人們毫無覺察中悄然拉開了。2003年2月中國新年期間，薩斯病在廣州大規模爆發，並出現死亡。到3月，中共國務院各部委人員共有81人感染，中共財政部一名處長因薩斯死亡，共有100多處樓被隔離。瘟疫在猛烈的蔓延，而中共卻全力封鎖消息，媒體都保持沉默。這個時候，由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大紀元時報》在第一時間迅速將消息公布出來，並做出大量跟蹤報導。
（郭军，前大纪元时报总编）“辦媒體本身是比較艱難的，很多媒體老闆他因為他還有很多生意在中國，所以很多媒體都是在不同程度的過濾中國新聞，特別是敏感的法輪功真相啊，或者中國有甚麼突發事件哪，打的事件，很多都是在過濾。那麼當時，其實這些病患或者是家屬，知道實情的人，也給很多媒體把同樣的這個，把同樣的料報給很多媒體了。但是大紀元我們收到這些舉報以後呢，我們經過多方的核查，打電話去，打電話中國各個省份，所以我們在多方核實後，發現這個其實疫情已經相當嚴重了，但是中共還在封鎖，所以大紀元就是率先把這個消息報導出去。類似（封鎖）SARS的這種事情很多，它是不同程度這種事情都很多。大紀元所做的就是，因為我們不受這個利益誘惑，我們不會過濾新聞，也不會對中共妥協，所以我們大紀元就是說，堅守的把這個真實的消息報出去。”
這時的大紀元時報，已經從美國亞特蘭大的一間地下室走向了全世界。在歐洲、亞洲、北美、澳洲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面鋪開了。2002年8月12日，大紀元的第一份日報在美國首都華盛頓DC誕生。之後很快，香港、臺灣、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美國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澳洲悉尼等華人聚集多的大城市，相繼發行日報。
就在大紀元突破重重困難走向世界的同時，另一群法輪功學員在構想著一個更加大膽的想法。他們要從寰宇太空打開一個窗口，建立一個不受中共滲透、控制和威脅的衛星電視台，讓中國人了解真實的世界，也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
（李琮，新唐人电视台董事长）“當時我們就每一個人都自己去想辦法吧，我當時我記得我花了很多時間。那時候幹勁很足啊，基本上我像那個是非營利機構，我是自己起草這個申請，差不多一個月就拿到了。人家說：‘你一個月？我們請律師都要三個月以上，而且都很麻煩，你怎麼一個月做了？’我說這是神的力量吧！”
就這樣，新唐人電視台於2001年12月在美國紐約註冊。隔年2月15日，開始了24小時的衛星節目播出。當時的他們沒有資金援助，也沒有專業人才支撐，對電視媒體行業幾乎一無所知。
（施亦兵，新唐人电视台董副总裁）“在辦媒體這方面，在媒體這方面，確實很少有這方面的專業人士，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困難。那麼另外沒有資金，同時呢也沒有設備，財力這方面的支持都很欠缺。所以在當時的那種環境和條件下呢，從專業人士來看呢，我們要辦個電視呢根本是不可能的。那麼但是呢，因為我們要講真相，事情很緊急嘛，要讓全世界各地的人呢，能夠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法輪功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呢，我們就開始辦了。”
新唐人成立之初，因為資金匱乏，在紐約曼哈頓下城租了一個十分簡陋的辦公室作為節目製作地點。
（李梅，前新唐人新闻主播）“我們錄主播的那間房子根本都沒有窗簾的，我們就是用那種像包裝紙的那種大盒子、硬紙殼把那個窗戶糊上。都是那種熾熱的大燈泡，烤得人又熱，連電風扇都沒有。”
（贾秀娟，前新唐人新闻部负责人）“在主播室雖然是隔間，但裡面沒有啥東西，一個桌子就是主播坐那兒，一張椅子。提示器也沒有，就做了一個玻璃的、挺笨重的一個提示器，但是還能用。幾個學員從家裡，把自己的家用電腦就抱到了台裡來，這樣就組織了大概四、五台非線性剪輯機。新聞部的主要的設備就是這麼搭建起來了。”
建台初期，新唐人除了“沒有錢”之外，最大的困難在於“沒有人”。參與的都是義工，好多人白天都得上班餬口，只能兼職來做。為了保證電視台各部門的正常運作，這些義工們的付出是旁人難以想像的。
（张LIZ，新唐人图像编辑组组长）“記得當時很多人為了趕節目，就幾天都不回家，在台裡隨意找地方睡覺，3張椅子併在一起。那個時候做新聞特別緊張，我記得有的時候前邊都在播出了，我們還在做後邊那部分。很多的圖編回去睡覺做夢都在喊：‘上新聞！上新聞！’”
由於人手奇缺，很多不懂英文和電腦的老年義工也加入到新唐人員工的行列。他們自掏腰包打理一切，每天吃著方便麵，但心情愉快。為了節省資金，新唐人決定從線性剪輯轉為非線性剪輯操作，實行電腦數字化的全面運用。
（林颖，新唐人播出部负责人）“開始的時候呀，說實在的，我們這裡不少人還被嚇倒了，因為我們真的對電腦一點概念都沒有。也沒很長時間，我們連70幾歲的老太太呀，她也留下來也做了，而且還做得不錯。”
（施亦兵，新唐人电视台董副总裁）“當時你知道那個我們的播出部啊，播出的設備，那麼很多都是英文的嘛，說明啊，這些程序都是英文的。播出部的牆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紙張，寫著這個注意事項。我記得很有意思的一個，就是說，那個阿姨寫著：按了第幾個鍵以後，聽到小鳥叫，然後再按第幾個鍵。”
就這樣，根本看不懂英文單詞的老阿姨們，靠著發明自己的語言和死記硬背流程，扛起了這個24小時華語電視台的播出任務。
大約是2005年的時侯，新唐人製作部的馮晉，從台裡的網絡服務器上下載了一個特別的視頻檔案。這是一位曾是專業電視製作人的國內法輪功學員，為新唐人製作的電視片。
（冯晋，前新唐人制造部负责人）“在當時那個被中共網絡封鎖的很嚴重的情況下，他等於在外地，他流離失所嘛，他就一直在外地，聽說住的那個房子，條件也是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然後他也是能夠上網。然後在網上通過各種途徑，把新唐人的一些片子從網絡上一點一點的下載下來。然後呢，他構思以後就是做出來就是一系列的非常高質量的片子。我們覺得非常不容易。”
（徐Jason，原安徽建工学院教师）“新唐人幾乎可以說任何一個就是跟真相有關的節目，國內學員都把它錄下來了，比如像 透視中國、熱點互動、像今日點擊，我們發了很多光盤裡面都有這些節目。那麼可以就是說，通過國內的學員發光盤，就很多人知道有這樣一個電視台叫新唐人電視台。而且很多人也在問，這個電視台怎麼樣才能收到？我們就是聽說，外地有同修他們是裝鍋，給別人裝鍋收看新唐人效果非常好，就是救人的效果很好。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辦法，就是從他那邊拿了一台機子過來，就一台那個接收器過來，我們自己經過調試，把信號找到，然後安裝成功。很多人就是看到這個新唐人電視以後，他就覺得就是說，就放不下了，第一天看了，第二天還想看。完了之後很多人他就是做一個口碑，這個台非常好，很多新聞我們是看不到的，很多內幕消息我們也是不知道的，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的，那講得又很深刻，分析得又很有道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是愈裝就覺得勁頭愈大。”
當這些身在海外和中國大陸的學員夜以繼日的為新唐人電視台打拼的時候，在中國的特區香港那裡的法輪功學員，也在推動著一項看似不可能的任務。2002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政協和人大兩會期間，港府迫於壓力，答應中央政府在香港採取具體措施取締法輪功。他們想立一條法律，叫做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法。這條法律規定：一個團體如果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在中國大陸被取締，其分組織在香港可以隨時被港府也取締，香港政府不需做出任何獨立的調查。也就是說，中共政府做甚麼，香港政府就跟著做甚麼。這條法律如果一旦成立，香港的人權、法制將不復存在。
（卢杰，香港法轮功学员）“當時香港呢，很多民眾都是這種想法的，覺得回天無力，覺得胳膊扭不過大腿。他們一邊在街上反對，一邊簽名，一邊就會跟你講沒辦法，胳膊扭不過大腿。當時在香港學員中也有這種想法。但是呢我們後來就在法上交流，因為天是有理的，人間的正義是要維護的，我們相信，我們堅信，就是邪是絕不可壓正的。只要我們有這個堅定的信念，這個法是絕對立不了。而且我們要引領常人，帶領香港人，就是說全民反迫害，讓香港人為自己寫下一個美麗的一頁。”
當時的香港有二、三百名法輪功學員，他們分頭行動，有的到海外給國際社會的政府、組織和民眾講真相，有的留在香港拜訪各級議員，還有一些學員在街頭派單張、徵簽。在這個過程中，鼓勵更多的香港各界民眾走出來反對惡法。
（卢杰，香港法轮功学员）“當時成立了一個，香港啊成立了一個民間人權陣線。那這個民間人權陣線的，當時也是徵簽的，法輪功學員也參與在其中。我記得當時他們蒐集來的徵簽的名單，在所有的徵簽團體中，法輪功學員徵簽是最多的。我記得有一個老年的學員，他一個人就徵到了1萬多個簽名，因為他走到哪兒都拿了一個板子去簽，包括他坐公共汽車，他走到哪兒講到哪兒，日夜不停的徵集簽名。”
在香港法輪功學員和各界民眾的共同努力下，包括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多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以及歐盟和聯合國人權組織等都明確表示反對、或高度關注23條立法。面對世界範圍的反對浪潮，中共官方擺出了一貫的強硬態度。2003年2月11日，香港行政會議通過實施基本法23條條例草案，6月28日通過最後版本。
3天之後，也就是7月1日，是香港被收回6週年的日子。這天，香港的街道上人山人海，50萬市民不畏酷熱走上街頭。他們打著他們的橫幅和標語，抗議港府執意推動23條立法。
當50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反對23條立法的時候，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中國的電視廣播突然被中斷。也許是巧合，就是在這一天，由海外法輪功學員創辦的新唐人電視台，剛剛開始了在荷蘭新天衛星公司的NSS-6衛星上的試播。在那個歷史性的時刻，在別的媒體渠道被中共嚴密封鎖的情況下，只有新唐人見證了法輪功學員和香港市民的壯舉。
（李琮，新唐人电视台董事长）“我覺得那是一個基本的轉折點，我覺得那一天的，為甚麼我們那天上衛星也是有安排的，我想這可能是神的安排吧。為甚麼就只有這麼一天、兩天，在上面、上空能夠，中國能夠看到衛星那件事情發生，而且是這麼大的事件，我覺得那是有個歷史的意義的。”
（卢杰，香港法轮功学员）“七一以後董建華還是召開記者招待會，堅持立法。記得當時董建華在說出這句話的當時，就是閃電雷鳴，那他的說話的聲音都在顫抖，話都說不完整。那幾天以後，田北俊（自由黨主席）就北上，回來以後他就轉變了態度，決定自由黨拒絕投票，並且他宣布退出行政會，辭去行政會的職務。親共的這個陣營就開始分裂了，已經沒有實力了。這個時候董建華就宣布要壓制23條。我覺得是大法弟子那種堅定改變了一切，帶領民眾反迫害，這一切驚天動地。當時有很多人都非常欽佩法輪功，因為以前，因為邪惡的謊言宣傳，有很多人對法輪功不了解，因為聽了中共的宣傳，他們對法輪功是反面的。那通過這場反迫害的過程，那麼他們就是對法輪功學員非常配合，有很多人都拿來《轉法輪》看一看，研究一下到底法輪功是甚麼。他們默默的就是欽佩，有的人直接就告訴我們：‘你們是香港的良心，你們是世界的希望。’”
2004年元旦，李洪志師父寫下了《香蓮》這首詩。
淨蓮法中生
慈悲散香風
世上洒甘露
蓮開滿天庭
李洪志
二零零四年元旦

在2004年1月20日，也就是中國的除夕之夜，新唐人電視台播出了對李洪志師父的獨家採訪。這是自1999年年底以來四年多的時間裡，法輪功創始人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
（李洪志先生，新唐人电视台独家采访）“在這個人類的悠悠幾萬年、幾千年的歷史中啊，生命為甚麼而來？人為甚麼活在這個世上？很多人想過，很多人也在苦苦的這個追尋，到底為甚麼人活在世上？我知道。但是呢，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常人來講，我也沒法用幾句話告訴你。也許呢，你們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是在等待著一個甚麼？也許你們等待的，就是已經你們知道的，別錯過了這個機會。謝謝大家！”
（施亦兵，新唐人电视台董副总裁）“當時呢，聽完師父那個採訪以後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哎呀，能夠深深的感受到師父他對世人的那種慈悲的胸懷。他深深的了解世人在多少年來的，經歷了千百萬年的這樣的風風雨雨走過來，所以人們所經歷的這種滄桑，生命的真正意義是甚麼？所以能夠感受到師父的那種、那股慈悲苦渡的那個心啊。所以我們做這個事情呢，其實在常人看來呢，和他們好像沒有甚麼太大的差別，但是其實本質的差別是非常巨大的。我們的內涵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我們是在救人，讓世人能夠真正的明白真相，所以這也就是我們能夠一直堅持不斷的做下來的這樣一個根本動力。”
2004年的新年是令人喜悅的。除了大紀元、新唐人衝破重重困難的向前推進，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這個由海外法輪功學員出資開辦的廣播台，也開始了每天兩小時的對中國大陸的短波廣播。短波廣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一般都是由國家和大的教會所支持的。希望之聲沒有任何外來資助，也缺少專職人員，而他所面對的中共干擾卻是任何有國家背景的短波廣播都無法企及的。
（曾勇，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总裁）“給我們做短波廣播的服務的單位，他們其實都是非常有經驗的，在冷戰期間就一直對蘇東、蘇聯和東歐做短波廣播的，提供了一些服務。他跟我講啊，他說：‘ 我沒有見過干擾到這個幅度的。’他說：‘我沒有見過這樣的手法。’我說甚麼意思呢？他說；‘它們一個手法是甚麼呢？它用兩個波段來夾你一個波段，就像一個三明治一樣，上面一個，下面一個。你往左邊去碰到左邊，右邊去碰到右邊，這是一種作法。’那麼第二種作法呢？他說：‘它為了干擾你們台呢，它自己造一個台出來，造一個就是全功率的，就是說全內容的電台。照道理這種敲鑼打鼓蓋上去就完了，成本最低，一個帶子反覆放。那麼它為了造這個電台出來，它花的功夫是很大的。’他也跟我探討說它為甚麼這麼做？最後我們探討的結論就是說，中共想讓中國大陸很多人認為希望之聲是那個台，它不是這個台。他說花到這個力氣，他就覺得真是沒見過，冷戰期間也沒見過。這是事情的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那我們怎麼辦呢？就是說這個短波廣播，它是一種天波。它不是說，一個塔豎在這個地方，然後撒下來能覆蓋多少公里。它是往天上打的，空中有一層叫電離層，打上去之後呢彈下來，就像手電筒，一上去一下來可以走幾千公里。那麼呢就是說我們短短的一束光上去，撒下來就是幾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平方公里，所以呢叫做‘無孔不入’。它要把你全部擋住的話、規避住的話，也是非常的吃力。戰勝短波干擾的關鍵就是規模。你有很多的波段進去，很多的時段進去，它想把你全部蓋完，在概率上、在物理上、在概率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像水銀瀉地一樣去做。那我們也就是這麼去做的。”
七年之後，在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對華廣播關閉之際，希望之聲的對華廣播卻增加到了每天20.5小時，收聽範圍覆蓋整個中國大陸，成為很多中國受迫害民眾表達心聲和寄托希望的地方。
（曾勇，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总裁）“其實我們的feedback（反饋）是很多啦，包括說我們有時候從國內出來的人哪，包括說很有名的一些知識分子啊，這名字我就不說了。他當時就是很有意思，他跑出來就說，他說：‘我在那兒天天早上聽你們的節目，天天聽。’他是很大的一個城市。他說：‘我還有一些老幹部跟他的老朋友，就是中央級的老幹部也在那聽。’老幹部還跟他說，還問他說，說我們為甚麼好像不干擾希望之聲？他說：‘它們是不是不干擾你們啊？’我說：‘哪有，他們已經把吃奶的勁都拿出來了。’只是中國太大，幅員遼闊，所以整個撒下來的話，電波撒下來的話，包括哪個地方有空擋，中共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一個是韌性，一個是就是用心，就不斷的去做。我想反正邪不勝正吧，它自然有結果。”
在中國，從2002年3月5日歷史性的長春插播之後，英勇的插播壯舉還在繼續。2002年6月23日至6月30日，覆蓋全國的鑫諾衛星“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中，中央電視台的所有九套節目，和十個省級電視台節目均被插播了法輪功真相錄像。2003年8月，關於“起訴江澤民”的真相內容再次通過鑫諾衛星傳到全國各地。
2003年12月26日凌晨4點，長春插播壯舉的協調人之一，法輪功學員劉成軍，在經受了1年9個月殘酷的牢獄折磨後，於長春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離開人世。劉成軍也許沒有想到，當年用生命來傳播真相的行動，不僅鼓舞了更多前仆後繼的插播壯舉，而且激勵了一群海外法輪功學員用智慧打破中共互聯網的封鎖。一位參與研究破網軟件的學員是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的。
（比尔，动态网总裁）“動態網是在2002年3月的時候推出的。也是在2002年的3月，當時就是出現了長春電視插播這件事情，那時候是動態網剛推出的時候。那時候我們腦子裡想的這種技術的這種規模的話，想的是幾千人能夠通過我們的這個軟件，能夠看到海外的這個信息。這是當時我們對技術規模的一個預期吧，這個是一個開始。但是另一方面，當時中國的網民已經是有2,600萬了。我們又覺得這件事情怎麼做？簡直是一座山，然後我現在好不容易能夠把一塊石頭搬起來了，我要把這座山搬走，這件事情是沒法做，差得太多了。那時候已經是經常到網上看新聞的習慣，後來有一天在網上的話，我一下就看到了這個。有一個新聞就是說，在長春這個地方有大法弟子，他們通過電視插播這個手段，一下子讓這個城市的幾萬、幾十萬這種概念這樣的人，能夠一下子看兩個小時的講法輪功真相的這個電影。一下子看到這樣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覺得非常的震驚。他們一下子能夠做到這樣的規模，讓那麼多人看到這麼多的信息，我覺得一下就非常受鼓舞。首先我們希望能夠達到那樣的很大的規模。”
中共耗費巨大人力物力建立了世界上最龐大、最嚴密的網絡監管系統，參與其研製和運作的各類人員，據外界估計，超過三十萬人。其中，被稱為網絡防火長城的“國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統工程”，由政治局直接領導，投資約五億元人民幣，匯聚了中國各路信息技術高手——中共各部委的信息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名牌高校的信息工程學院和相關的重點實驗室都參與了研發，思科、北電等世界網絡巨頭，和華為等多家中外公司更為之提供設備和技術支持。另一個由公安系統主導的、用於封鎖和監控國內信息網絡的“金盾工程”，其初期工程在二零零二年年底就已花費64億元。
為了讓中國民眾能獲得自由信息從而了解真相，一些修煉法輪功的海外技術專家，從2002年起開始研究突破網絡封鎖的方案。然而，這是一場力量極其懸殊的較量。法輪功的技術專家們經常要面對的，是自己千辛萬苦建立的自由信息通道一次又一次被堵死。
（比尔，动态网总裁）“中共有那麼多的資源，有那麼多的人力，有不同人的話，就知道用方方面面的技術來封鎖我們的軟件。就是說我也覺得很絕望，覺得我們怎麼可能去突破？可是後來，結果在絕望當中，後來慢慢的想啊想，一下子就是好像這種靈感的這個過程，一下子冒出來這個想法。一次又一次，多了以後，你從這種一般的這種邏輯推理來說的話是沒法解釋的。因為它這種可能性的話，你本來是都想盡了，覺得是所有辦法都是不行的，那怎麼會一下子憑空就想出來，這個就是要這麼做，這麼做一下子就是能夠做成。這個過程，一般我們叫靈感，但是我說這個就是神助，在後面是有神在幫忙在做。所以我們雖然人少，但是我們在技術上的話還是能夠，不斷的能夠去突破封鎖。”
一次一次的被封堵，一次一次的又得到靈感，想到新的突破方式。法輪功學員開發的技術已經相當完善，甚至具有自動更新版本的功能。每天，數十萬的中國網民通過動態網、無界網、花園網等翻牆軟件安全的瀏覽海外的網站。而國內的法輪功學員，通過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夠將迫害的消息傳到海外，而且可以輕鬆的下載明慧網上的文章，編輯成真相小冊子向民眾發放。
（黄奎，原清华大学博士生）“我記得用自由門用得最多，必須用這些軟件，然後就能夠突破這個中共的封鎖，能夠看到這個海外自由的資訊。上動態網然後再點那個安全區，上明慧啊，上這個大紀元，同時我們又可以登入那些網站，下載很多視頻節目。對大陸學員來說簡直是，特別珍貴吧，而且我們可以把這些視頻節目刻成光盤，發放給普通的群眾，讓他們能夠了解法輪功的真相。”
2005年的2月，美國加州的洛杉磯已是春意盎然。在這個加州理工學院的白色大廳裡，李洪志師父又一次為他的弟子們講法：“大法弟子為甚麼能做得這麼了不起？為甚麼能夠在這場迫害中正念這麼堅定?為甚麼能使邪惡在迫害大法弟子中使其自己垮掉？是因為這是大法造就的正法正覺的生命，是有著深厚根基、是帶有使命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實際上，這在大法的正法洪勢沒到來之前，已經使世間的形勢變化了，而且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所表現出來的一切，也在人的這個現實空間中布下了大法的場，這個場已經在起著巨大的正面作用了。”
明代的一本神仙小說《封神演義》裡講述了這樣一個傳奇：3千多年前，修道人姜子牙奉師父元始天尊之命，領了封神榜，幫助周王討伐無道的暴君商紂王。他帶著軍隊向前征戰，卻一次又一次遭遇神通廣大的強敵。這些敵人是如此厲害，以致於使姜子牙看起來多次處於絕境當中。但是，即使如此，姜子牙也從未退縮。因為身為修道人的他，知道自己是順天意、領天命而行，所以每次在最艱險的時刻，他都會獲得意想不到的各種幫助，從而化險為夷，最終完成師父交給的使命。
當今的大法弟子何嘗不是這樣？雖然身在紅塵中，但是大法的修煉使他們具足智慧和勇氣。在磨難和挑戰面前，他們坦然而堅定的走過，履行在世間助師正法的神聖使命。
[bookmark: _GoBack]敬請收看“我們告訴未來”第十一集：慈悲與威嚴
